
翻过一座山，还有一座山。细长的公路绕山而行，像在巨大的石头上浅浅刻出的一条线。
张家塬乡距离同心县城78公里，汪家塬村距张家塬乡40分钟车程。
无序排列的大山挡住了世界，也挡住了眼界。
很难想象，在没有“刻”出公路的年代里，这里的学生如何翻过一座座山，抵达山外更广阔的世界？在没有网络的年代里，这里的

孩子怎么会在心底埋下飞翔的种子，并把它小心翼翼守护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很多的谜团萦绕脑海，更多的谜团等待解开。

西海固有个“博士村”
本报记者 秦 磊 马 忠 文/图

编者按

又到开学季，有些家长难免陷入思考，怎样才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在教育界纷纷讨论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有着何其重要意义的当下，记者发现，在曾经有着贫困代名词的宁夏西海固，位于同心县

大山深处，一个在册人口不足2000人的小山村里，先后“跑”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1位博士、35名硕士、1100多个大学生。
这些跑赢大多数同龄人的“村里娃”有着怎样的原生家庭？他们成功的背后，家庭、学校和周遭的人汇聚了怎样的“托举”

之力？近日，记者走进同心县张家塬乡汪家塬村，去探访“博士村”里的博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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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再现

家在折腰沟村，上学在汪家塬村，张沛洲的青春
记忆，和羊肠山路交缠在一起。

相邻的两个村，家到学校的距离只有四五公里，
可用脚板丈量，却得花费近2个小时。

还是初中生的张沛洲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这次难
得的补给，带回学校的永远是一罐头瓶的咸菜、几张
烙饼和几斤黄米。生活虽艰苦，成绩却一路高歌，直
到博士毕业。如今，母亲王淑英时常批评已经是大学
生的几个外孙女：“没有谁能像你舅舅一样刻苦，放假
回来，5点就起床，绕着院子背单词……”

王淑英和老伴张维升压根听不懂儿子到底背了
些啥，可他们却把儿子求学路上吃的苦尽收眼底。除
了心疼，两位老人无能为力，儿子是折腰沟村走出去
的第一位博士，“头雁”的成长总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张沛洲的成长过程有没有受到近邻“博士村”的
影响？张维升没给出准确答案，可他却清楚地记着，
幺儿张沛洲在初中一次放假回家时，曾斩钉截铁地告
诉父母，自己一定要走出大山。

校园里，一个个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或许给
了少年张沛洲心底沉重的一击，也让这颗心早早地萌
生出梦想。

儿子发奋的背影也让张维升深受震撼，他在土院
里挖了个圆坑，灌上水泥，为儿子做了一张可以坐着写作
业的书桌——此前，孩子一直都趴在土坑上写字。

这张书桌，见证了张沛洲学有所成。
和汪家塬山水相通、民风相近的张家塬乡各山村

里，也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飞出了大山……

对教育的尊崇、对孩子一视同仁
地对待、对困难的坚韧和自我化解、对
梦想奋不顾身的追求……“博士村”出
圈的密码里，这些因子清晰可见。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里，很多人
把教育视作一件功利的事，起跑线一
再提前，原生家庭所谓的影响力被无
限放大，孩子被战战兢兢的家长们推
着往前走，生怕哪个环节出了疏漏，前
途尽毁。

汪家塬之行，我们感动着博士、院
士原生家庭的质朴，倾听着他们的成长
故事，在脑海中一帧帧还原着他们的求
学之路，却唯独寻不见那条起跑线。

在汪家塬，家家户户对当下普遍
存在的教育思考给出了解题思路。

正如张家塬乡党委书记杨冕所
言，不论多早的启蒙教育，都不及民风
的质朴、家风的传承、学风的踏实。

汇聚塬上的愿，这些虽历尽苦难
可始终被爱托举的莘莘学子，给了无数
家庭希冀的图景——你只需用爱托举，
他必会一路繁花。

求
学
的
路
，
塬
上
的
愿

情景再现

夜深了，两个娃放了一天羊，累得倒头就睡。
灯下，张彩凤手里一刻没停，她要赶在孩子上学前做好

新布鞋。
7岁的大儿子明天就是一名小学生了，可他还没有自己

的“官名”。

是的，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没有上学的娃娃们都被周
遭的人喊着乳名。在长辈们朴素的认知中，只有进了学堂，
才能真正成“人”。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张钊和张彩凤读书甚少，合起来不
超过一年。一辈子困在大山，他们不想后代重走老路。

那是 1999年，离万众瞩目的千禧年“一步之遥”。在外面
的世界热切盼望新千年到来时，中国西北，大山深处，一户普
通农家夫妻正在满怀期待地盼望着儿子即将拥有的“官名”。

这是一条看似无法填补的认知鸿沟；这是一道似乎退无
可退的“起跑线”。

次日清晨，张钊引着儿子踏上了上学路。弯弯曲曲的山路，
走了一个半小时。每到拐弯处，张钊都会停下来，寻找标志物，
可能是一棵大树，可能是半段矮墙——毕竟，忙于农活的父
亲只有这一次机会送娃上学。

终于到了学校。一年级十几个新生，班主任兼各科任课
老师张国涛能迅速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几乎所有新生
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儿子有名字了！他叫张树垚。成了
学生，随着“先生”，张钊拉着树垚恭恭敬敬给张国涛深鞠一
躬，离开前他再三叮嘱儿子：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两年后，次子张树淼走上了同样的路。
从此，兄弟俩相互支撑，一路向前，如同海绵一般吸收知

识，如同海燕翱翔学海，两人先后飞出大山，飞向更高学府。
一名硕士，一位博士，如今，张氏兄弟在各自领域耕耘不

辍，逢年过节回乡一聚，每每说到求学经历，两人总会不约而
同地提起，此生最难忘的，是父亲向老师深鞠的那一躬。

现场对话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觉得孩子们都是学习的料？
张钊：我和孩子妈妈都是普通农民，不会辅导作业，没开

过家长会，更不会判断他们是不是学习的料。我们只知道，
作为父母，只要娃们肯念书、愿念书，砸锅卖铁都要供他们念书。

记者：在孩子求学过程中，什么是必须遵守的底线？
张钊：必须遵守的就是对老师的尊重。父母供养你，是

身体上的累；老师教育你，是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劳累。农村
娃娃上学，离家远的时候就住到老师家，有的孩子一住就是一学
期，只要有老师一口饭吃，就不会让学生饿着。不管上到哪个阶
段，师恩大过一切——几乎全村的父母都是这个观念。

记者：一个农家培养出一名硕士、一位博士，花费的精力
可想而知。最难的时候怎么度过？

张彩凤：孩子上高中起，国家就有各种补贴，上了大学，
还有助学贷款，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解了难。当然，我们
也有难的时候。我们家一年收入 6000块钱，孩子上大学时，
这点钱不够给他们交学费。为了娃娃上学我们借过钱，这么
多年总共借过 3万多元。好在，汪家塬村户户重教育，只要听
说是娃上学用钱，都会伸出援手。

群山深壑群山深壑，，紧邻村庄紧邻村庄。。

情景再现

哥哥从小成绩优异，弟弟在班里也名列前茅，任勤是女
孩，各项都是中游。

那是 38年前的西北乡村，是很多农村女孩有梦想却无力
实现的年代。可任勤却从未有过念不了书的担忧，即使是
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举步维艰，即使是父亲跑车熬过日夜、
母亲忙完家务还要兼做裁缝，太过劳累模糊了双眼。

任勤内心的稳定，源自父母的平等对待。
从小，只要哥哥和弟弟有的，都不会少了她那一份。上

高中时，因为家里同时有 3个孩子上学，经济上捉襟见肘。父
亲任宝玉辞掉了收入不赖的煤矿工作，借钱买来拖拉机，跑
起了运输。任勤体谅父母的难，很少张口要钱，可有一次，她

太想买一套学习资料。
几块钱对于家里不是小数目，那是母亲陈玉花一针一线

熬了半宿的辛苦钱、是父亲守了半天才等上一趟活儿的血汗
钱。可当她小声给母亲念叨，母亲二话没说，从抽屉里翻出
一叠零碎的钞票，塞进任勤手里。

只要是关乎学习的花费，父母从不吝啬，甚至有时候大
方得惊人。那年高三毕业，任勤失利，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
路：复读，或者去打工。

那一年，哥哥任鑫是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新生，弟弟
任强正读高中，家里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还欠了不少外
债。可当那道选择题摆在全家面前时，父母没容任勤多想，
帮她做了决定，至于学费怎么办，母亲让她别操心，他们自有
办法。

任勤没想到，父母的办法竟是卖掉了当年留作全家口粮
的 1000多斤麦子。没有了口粮，家里的日子怎么过？母亲让
她不用担心，她和父亲会想办法。

父母靠着一个又一个办法，推着任勤三兄妹步步向前。
如今，任鑫博士毕业，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院，
参与过嫦娥 1号到 6号的飞天任务；弟弟任强搏击商海成绩
斐然，并当选甘肃省武威市人大代表；至于任勤，在银川市经
营着两家酒店，并和弟弟一起照顾着父母的日常。

父母养我小，我敬父母老——任勤一家与中国千百万个
家庭一样，完成了亲情流动的闭环。略有不同的是，任勤在
心底深深感激着父母，感谢他们可贵的“平等”。

现场对话

记者：您的父母培养出一位博士和两名优秀的大学生，

您认为，他们和这个村其他的“学霸”父母有什么相同点，又
有哪些不同？

任勤：在汪家塬村，博士并不是一个稀有词，毕竟，从这
个小村子里已经走出了 20多位博士，甚至还有院士。对外人
提起我的家乡，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母跟村里的所有父
母一样，都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如果非要找不同，可能
是我父母关注的“点”跟其他父母不一样。因为哥哥工作的
关系，父母格外关注国家的航天、卫星事业，经常能从他们口
中听到嫦娥、发射、探月等高科技字眼。一对农民夫妇与国
家高精尖技术放在一起，别人会觉得“割裂”，但作为子女，只
有对他们深深的感激。

记者：您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汪家塬村的一个个普通
农家，能走出这么多优秀人才？

任宝玉：汪家塬人爱“攀比”，不过，咱们不比金不比银，
不比谁的荷包塞得鼓，大家互相比的，都是谁家娃拿的奖状
多、谁家娃学习更努力。除了比孩子，大人之间也“攀比”，比
的是哪家会教育，哪家的父母全心全意扑在娃们身上。我们
这个大家族出了不止一个博士，那都是娃娃们从小“攀比”的
结果。

记者：3 个孩子从小会做家务、干农活吗？他们一个个
“飞”出了大山，心里还会惦记这方水土吗？

陈玉花：放羊、种地、做家务，几个娃娃从小放学回家，书
包撂下就先干活。农民的娃娃没有哪个不会干农活，干活不
但没有影响他们学习，反而放松了他们的精神、锻炼了他们
的意志。相比下地吃的苦，他们会觉得学习是件轻松的事。
如今 3个孩子在不同的城市，每年过年都会相聚，村里的老院
子也一直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随时都会回来小住。孩子们
也都知道，飞得再远，这里始终都是他们的根。

情景再现

“哗——”仅剩的小半袋黄米下锅，装米的口袋像泄了气
的皮球，瞬间瘪了下去。

陈淑芳拧紧了眉头：算了，这顿饭先紧着孩子吃。
陈淑芳是一名老师陈淑芳是一名老师，，却天天操着却天天操着““锅头锅头””的心的心。。没办法没办法，，

几个学生离家远几个学生离家远，，尤其是下雨下雪尤其是下雨下雪，，翻山的路极不安全翻山的路极不安全，，她便她便
把他们领回家把他们领回家。。

这一领，少则三五天，多则半学期。
陈淑芳和爱人王占军都曾是汪家塬村石家庄教学点的

老师，王占军任教 3年，陈淑芳则从 1988年调入，一直到 2014
年教学点撤并，26年的青春洒在方寸校园。

教学点只有一到三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每班一位老
师。每位老师不仅要担任语、数、音、体全科教学，中午还得
照顾孩子们的起居饮食。都是八九岁的娃娃，皮起来像小
猴子。担心孩子们路上的安全，老师经常把学生带回家吃
住，陈淑芳也不例外。

还是用粮票的年代，即便手里有余钱，也未必能买上
粮。家里时不时就多出几张嘴，陈淑芳 3个子女的肚子最先
提出了“抗议”。

半碗饭又被分去一半，连口米汤都得省着喝，一张炕上
横七竖八睡八九个娃，自家娃和别家娃难分“宾主”。

也有家长为表感谢，让孩子扛来小半袋面。陈淑芳自
是喜出望外，赶紧烙两张饼给娃娃们改善生活。孩子们抓
起热腾腾的饼就往嘴里塞，烫得小嘴呼呼吐气也不舍得吐
出来，这一幕看笑了陈淑芳，她更不舍得让孩子们再受半
点苦。

就这样，一届一届学生进入高小，陈淑芳的满头乌发也
缀上了银丝。

2014年，教学点撤并，陈淑芳正式退休。她收到了不少
学生的感谢信，而她最想感谢的，也正是这群孩子和他们背

后的家庭：在石家庄教学点从教 26年来，没有一个学生因家
贫、路远、生病等各种原因辍学，孩子和家长的坚持，成就了
作为教师的陈淑芳，也成就了他们各自灿烂的人生。

现场对话

记者：汪家塬村尊师重教的传统是从何时显露端倪？
王占军：《汪家塬村志》记载，早在清朝光绪年间，汪氏家

族就在现村部东边的壕沟挖窑创办初等小学，后来窑洞虽垮
塌，但留下了一条“学坊沟”，这条沟提醒着后人，无论何时，
都必须将读书当作要务。随着历史变迁，全国 9省 36县的移
民迁居至此，汪家塬村成为拥有 49个姓氏、多种文化融合的
和谐村落。但不论村庄如何变迁，尊师重教的传统始终如
一。新中国成立后，汪家塬村先后设立了小学、初中，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呕心沥血、甘当人梯，托举着山
里娃们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记者：汪家塬村没有留守儿童，这是真的吗？
陈淑芳：我从教的那些年，没有辍学儿童，这些年，村子

里也没有留守儿童。年轻一代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较过
去有增无减，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也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
优质的教育。近几年，为了孩子上学，在同心县城租房、买房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干脆搬到银川去，让孩子从小就
能接受到更加多元化的教育。

张钊张钊、、张彩凤夫妇张彩凤夫妇。。

王占军王占军、、陈淑芳夫妇陈淑芳夫妇。。

张维升张维升、、王淑英夫妇王淑英夫妇。。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任宝玉任宝玉、、陈玉花夫妇陈玉花夫妇。。


